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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又可敬的“海公
公”退休两年了———这次
也许是真的退了吧。 5月9

日，这位拜仁乃至整个德
甲的功勋教练即将迎来
75岁生日，而这一天也是
德国举国期盼的德甲重
启的日子。

这一天的重启很可
能会推迟，但《世界报》代
表球迷为海因克斯献上
的75岁生日祝福却已经
提前来到。

海因克斯《世界报》专访———

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退休之后过着“采菊东篱下”的生活
问：海因克斯先生，因为新冠疫情

的禁令，现在很多事情都没法做了。您

的75岁生日打算如何庆祝呢？

海因克斯： 几十年来我的生日都
没大肆操办过了。50岁，我是跟我的
太太在巴黎。60岁，我们俩在加达尔
湖边一个精致的旅馆里，那次我们还
坐了游轮。70岁，我们老两口以及我
们的女儿一起在希尔特岛度假。75岁，
我们肯定也是一切从简，在家里静悄
悄地过。你知道，我老伴儿是能做一手
好菜的。晚上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古
论今，不亦快哉！我从没想过要大办宴
席，尤其是越来越老了之后。

问： 因为人们意识到自己越来越

老了？

海因克斯：当然不是，主要是因为
我自己是喜欢安静的类型，喜欢小范
围的活动，这会让我更加享受安静的
谈话。热闹的聚会，有些人会变得失
态，这样的人在我职业生涯里见得太
多了。如果因为人多，我无法照顾到聚
会中的二三个朋友，他们就一定会感
到被冷遇，这样可不好。

问： 退休两年多来， 您过的可还

好？

海因克斯：2013年和拜仁一起夺
得三冠王之后我享受了四年的宁静。
我是闲不住的，喜欢工作，喜欢接受挑
战。所以，我会经常去散步，我热爱自

然，喜欢鸟、牲口，还有兔子。散步时如
果看到它们，我会非常兴奋。另外，我
也很喜欢在花园里打理我的花草，再
就是，我偶尔会去钓鱼。我从不会感到
无聊的，说老实话，每一天的时间对我
而言都太少了。

问： 新冠疫情现在是整个世界的

头号主题。 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海因克斯：跟很多其他人一样，我
感觉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状况，不是一
个真实的年代。两三个月之前谁又能
想到，德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会变成
这个样子？每天都有新的信息轰炸过
来，一开始我还感觉有点新鲜，甚至有
些期待，但很快我就麻木了。我和老伴
儿都谨遵国家的有关规定，从不逾越，
毕竟，我们老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而隔
离也是迄今为止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
法。我们很快适应了，而且绝不认为自
己的生活质量因此而下降。

问： 德国队主帅勒夫曾在新冠疫

情最初的时候批评过， 过去很多年的

社会发展都在追求 “更快更高更强”，

都在积极地打破纪录， 但却从未关注

过对大自然的保护 。 现在 ， 世界开

始———正像勒夫所说———报复人类

了。

海因克斯：新冠疫情证明了，我们
人类并非不可战胜。所以我也感觉到，
人们不仅要相互关心，团结一致，更应

该跟大自然和谐相处。对于所有的自
然灾害，人类都是有责任的。我希望这
次人类能够从中吸取到足够的教训，
在未来也应该放弃一些早已习惯的生
活方式。

问：克里斯蒂安·塞费尔特（德国

职业联盟DFL主席）他也说过，我们这

次不仅要挺过去，而且要学进去。

海因克斯：我也这么认为。不仅是
足球的发展有误，整个社会都有责任。
我指的是，自私，或者自我。我们必须
要多考虑别人了，否则以后还会重蹈
覆辙。我很认同塞费尔特，他的工作很
出色，而且他的观点很正常———找到
回归正常的道路。天价的转会费，以及
天文数字般的收入，都该回归了。不仅
不正常，而且不道德，让整个足球社会
越来越紧张。我不清楚，足球社会或者
说整个社会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
的。我想不明白，但至少清楚一点：是
到了改变的时候了。就像是空场比赛，
之前对空场比赛的理解———球员和观
众之间无接触，没有快乐、愤怒以及失
望，所以很不爽。但我们都知道，在未
来很长时间里，这都将成为一种常态。
在有效疫苗被开发出来之前，我认为
不会再有大规模的群体活动了。不仅
仅是足球、演唱会、音乐会、电影节
⋯⋯很遗憾，但我们却应该感到满足
才对。

问： 您在足球领域已经浸淫了50

年之久。 给我们讲讲你对足球变化的

理解吧。

海因克斯：1964年我刚开始职业
生涯的时候，足球运动当然没有像今
天发展得这么完美。之后，这项运动每
一年都在发展变化，在竞技领域、技术
领域、战术体系，以及后勤保障⋯⋯竞
争越来越激烈，带来的好处是有，但负
面效应更显著———经济利益越来越
大，而这也让足球越来越不健康。

问： 在有关德甲是否应该重启的

讨论中经常会听到， 很多俱乐部在为

生存而战。

海因克斯：也不是所有，让我们以
门兴格拉德巴赫为例。在过去多年来
他们的经济结构一直在优化，修建了
自己的球场、青训基地、博物馆等。但
如果收入枯竭的时间继续拖长，门兴
这么优秀的俱乐部也会有麻烦，但不
至于像其他一些球队那么严重。经过
这次危机，很多俱乐部会意识到，商人
的精明是多么的重要。像莱比锡在过
去多年中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尽管
赞助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钱交
到专业的人手里去花会更合适。

问：您刚谈到门兴，魏斯维勒曾是

您的教练，他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海因克斯： 那时跟现在相比是完
全不同的年代。所有事物都很小，安
逸。魏斯维勒很幸运，能同时拥有一群
年轻的天才球员，像内策尔、福格茨、
西蒙森等。他组建了这支队伍，创建了
富有攻击性的战术。他对每一个细节
都追求完美，包括任意球的战术，头球
的部位，定位球的防守，等等。他是一
个偏执狂，一方面我在踢球上受他影
响，另一方面我在执教方法上同样从
他身上获益匪浅，尤其是对细节的把
握。

问：您职业生涯最难忘的时刻是？

海因克斯： 那肯定是在门兴踢的
第一场德甲比赛，当时对阵的是诺伊
基尔兴———当然，你要先想象一下，诺
伊基尔兴踢德甲？哈哈。当时比赛1比
1结束，我还记得，福格茨当时在球门
线上救出过好几个险球，而内策尔和
海因克斯在右路踢得并不理想（笑）。
作为教练，我第一场比赛是率领门兴
对阵沙尔克，当时我们在进攻上感受
到的乐趣让我记忆犹新。当然还记得
我赢得的第一个冠军，1971年作为门
兴的球员以及1989年作为拜仁的教
练。年轻的时候，夺冠是对我最大的激
励。

问：作为教练总能看到全局。有哪

个球员是让您影响最深刻的吗？

海因克斯： 当你执教的球队有太
多优秀球员———就像我经常做的，从
球队中拎出一二个单独夸奖是很难的
一件事情。比如说2013年，我可以单独
夸奖每一个球员，我们是一个团结的
整体，相互之间无需多言就能心心相
印。执教这样一支球队是每一个教练
的梦想。

问：您很醉心于此。

海因克斯：是的，我们用了一年的
时间站到巅峰之上。每一个人都是最
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做出了最重要的
贡献。俱乐部、球队和教练组之间也是
无比和谐。

问：尽管足球现在静止了，但您是

否可以评价一下， 哪个德国的后起之

秀将会脱颖而出？

海因克斯：有很多，都在这条路
上你追我赶。但，他们必须要用世界
杯、欧洲杯冠军或者欧冠冠军来证
明这一点。像基米希，他此前的成长
非常迅速而顺利，虽然不再年轻，但
却是球队的顶梁柱。这是我喜欢的，
因为能够把整个球队交给他率领。
还有，哈弗茨，他还要变得更加强
壮，更加粗野才行，所以他还需要一
二年的时间来提升自己。维尔纳的
成长也很迅速，这个赛季纳格尔斯

曼让他取得了非常惊人的进步。
问：那么，关于萨内，您没什么想

说的？

海因克斯：在受伤之前，他朝气蓬
勃。但对我而言，他还称不上一个顶级
的球员。也许他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
也许能成长为超级球星，也许只是一
名天赋异禀的人而已。接下来他必须
要全力以赴，天赋不能当饭吃。而且，
我还想郑重其事地表明态度：他的身
价简直太离谱了。

问：您指的是媒体一直谈论的1亿

欧元转会费？

海因克斯：当然。

问： 您跟之前的俱乐部都还保持

联系，他们会听您的建议吗？

海因克斯：建议谈不上，但联系还
是有的。拜仁、皇马，还有勒沃库森⋯⋯

问：2022年，卡恩将取代鲁梅尼格

担任拜仁董事会主席。 拜仁将迎来一

个新的时代？

海因克斯：能得到他是拜仁的胜
利。卡恩作为球员的成就和努力，求
胜的欲望，绝对的职业精神，都是他
个人的宝贵财富，还有他一直以来
保持在高水平领域的丰富经验。但，
在全世界都在谈论新冠疫情的当
下，这给卡恩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萨内还算不上顶级球员

把钱交给
专业的人花

问：您和他们还有联系吗？他

们还会跟您联系吗？

海因克斯：当然，上个星期几
个球员还向我跟老伴儿问好。有
的是打电话，有的是whatsapp上
发信息，这让我无比欣慰。有个球
员的妻子甚至还抢过他老公的电
话问我，她能否为我们做点什么，
比如说去买菜购物，因为我们属
于高危人群。这让我内心很温暖，
也许这就是“雁过留声，人过留
名”吧。

问： 拜仁主帅弗里克曾是你

的爱将， 这个星期也称赞了你目

前抗疫的行为。 对于拜仁跟他的

签约，你的感受如何？

海因克斯： 汉西是品格高尚
的好人。作为国家队的助教，他曾
在勒夫和球员之间出色扮演了桥
梁的角色。很多拜仁球员那个时
候就知道他的可贵，几个月之前
我就说过，他将会是理想的拜仁
教练。从我的角度来看，没人比他
更适合做拜仁的教练。

球员妻子询问
能为我们做什么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林龙

海因克斯的战术理念是弗利

克成功的因素， 社交技巧也同样

非常值得学习


